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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年9月30日

地点：重庆佳宇英皇酒店会议厅

缘由：《一个人的3040——王林图·书·展》于2012年9月29—10月7

日在重庆黄桷坪501艺术基地举办，邀请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昆明、

贵阳、成都、重庆诸地批评家、艺术家到场。因该展活动与王林40年从教30

年从事艺术教育有关，故约请相关人士茶话教育，题为“从艺术教育看中国

教育症候”。约定每人只谈“你认为中国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最大的问题何

在”，究其一点，不尽其余。故有此坐而论道之举。

特约主持：皮道坚

一、“让学生记住这些谎言是没有意义的”

皮道坚（华南师大美术系教授、批评家）：记得90年代顾丞峰曾做过

一次“中国美术教育”笔谈，在《江苏画刊》上发表，我的题目是——《开

放、前瞻与学术公正》。当时文化语境和教育条件是封闭的，我提出的主要

观点是要打破各个学科之间、传统与现当代之间的壁垒，要向前看。之所以

提出“学术公正”，是因为当时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比较严重，前卫性的、探

索性的艺术在学校是不被公正对待的。现在回头来看，联系当下教育形势，

改变很大。如果我要再说的话，第一，艺术教育要“去行政化”，现在行政

干预太厉害了；第二，要打击学术腐败。从课题经费到学生招生、从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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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到学术成果，学术腐败和我们的经济环境有

关，和行政化有关系。

贾方舟（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秘书长、批评

家）：我认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没有通识教

育。什么是通识教育呢？就是让一个国家的大学

生能够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和文化背景，形成一个

青年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观。我把它们归纳为：

普世价值、自由追求、独立思想、人文关怀。对

中国教育来说，我们有的是政治课，恰恰没有通

识教育。我们没有教给学生“人类文明是什么？

人类如何由远古走向现代？这个文明过程给了我

们什么启示？”所以我们现在教育出来的人，非

常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越来越严重。美国能培养

出来像比尔•盖茨、巴菲特这些慈善家，不是个

人行为，而是教育成果。他们通过自己的才智赚

到大钱，最后不是用这些钱来挥霍，而是用来回

馈社会，让大众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提高。

这就是普世价值，是中国最缺少的。我们不能再

延续这样一种教育了，戈尔巴乔夫在政时取消了

历史课考试，他说“让学生记住这些谎言，是没

有意义的”。

王端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研究员、批

评家）：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所有成功的

艺术家都有美院背景，都是从美术学院出来的，

但导致他们成功的观念和语言都不是美院教的。

80年代，从陈丹青到罗中立、从徐冰到蔡国强这

些人，都不是美院教出来的。我在思考，我们的

美院到底给学生教了些什么东西？办美院的意义

在哪里？美院确实存在观念僵化、技术落后的问

题，美术教育跟艺术创作有一个巨大的时间差，

至少20年以上。现在艺术教学有一个重要内容，

叫做下乡采风写生。我们非得到农村去体验生

活，这是西方库尔贝那个年代的创作观念，即描

绘眼睛所见的景观，描绘自然景色和民众生活。

随着照相术的发明，整个20世纪特别是塞尚以

后，艺术史已经背离了这种创作观念，而我们的

美院教育依然在坚守这个观念。这样一来，对人

类心灵、人的灵魂的挖掘，就缺位了。对抽象艺

术，对超现实主义艺术，也是缺位的。学院教育

仅仅把一百多年前的那一点点东西给学生，而我

们已经处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发现

城市生活中的问题并试图面对它呢？我们现在住

在城市，心却不在城市。中国艺术教育与世界当

代艺术对话时，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这在全球

化时代是非常尴尬的。

李一凡（四川美院外聘教师、影像艺术

家）：我是外聘代课教师，在川美油画系代了几

年课，又在新媒体艺术系代了几年课。一个学生

告诉我，没车没房还要谈恋爱这太不道德了。由

此可见成功学对美学范畴、对伦理范畴的入侵已

经到了何等地步。没车没房你连生儿育女的权力

都没有了，我们还在讲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并不

是要把每个人弄成成功人士。油画系的教育不是

扩招以后不认真不努力，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

是把所有当代艺术理解成说明书似的技术手段，

理解成为从事艺术的功能性结果。也就是说，我

们所有的艺术教育都是为了成功，我们是不是到

了应该警醒这个问题的时候。

第二点，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改革，重要意义

是自我定义和自我组织。当时旧教那么厉害，新

教是怎么和它对抗的呢？恰恰就是自我定义和自

我组织。对于今天这个体制，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都很正常，但最重要的是要有自我定义和自我组

织。组织不是一定要去革命，革命的价值已经被

斯大林主义给粉碎了。我们怎么来做自我定义，

当代艺术做到今天是有自我定义的。老栗在宋庄

就是一个自我定义，结果做成创意产业大家都去捧场，但已经忘记了自我定

义的作用。这是整个艺术教育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绕来绕去都没有离开成功

学的影响。

王小箭（四川美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批评家）：现在有两个系统：治

理老师的，治理学生的。治理老师的系统是一个奴化系统，让你没有办法，

不断扩大默认度。治理学生的以学生会为小朝廷，争那点残羹剩饭。老师对

上面没办法，对下面也没办法。我做了很多尝试，艺术数据网带学生来做，

有学生下来说我是奴役他们。但我跟他们一起打地铺，女生睡在床上，哪有

这样奴役学生的？学生说老师你课下说实话，上课不要说实话——学生劝老

师别说实话，这就是谎言教育的结果。对此我很无奈。

中国没有公民教育只有满嘴仁义道德，如果用艺术教育取而代之呢？艺

术教育是更高的德育，有朋友说到灵魂的问题、人文的问题、神性的问题，

应该把这样的教育带到教堂上来。没有路径，只能做点个人努力。现在的确

缺失一个环节，就是系统的当代艺术研究。我们看西方图像学研究，从帕诺

夫斯基到米歇尔，一大堆著述。还有物质研究，弗雷德、丹托等等。上一代

人有历史局限性，留下了精彩片段，但系统论述非常欠缺。对于美术史论专

业的人来说应该有所努力，通过阅读经典来提高教学水平。

二、是扩招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陈默（川音美院外聘教师、《大艺术》杂志执行主编）：过去艺术

院校在全国高校所占人数的比例，大致是千分之一。推算今天全国大学生

六百万，艺术院校在校生应该是六千人。实际情况是全国两千多所大学，基

本上每所大学办一个艺术院校或设计学院。每个学校按五百个学生计算，就

是一百万人。适合不适合学艺术，不是艺术院校决定的，也不是教育制度决

定的，决定在你的父母，给了你什么基因。艺术院校学艺术要学有所成，对

社会有所贡献，能做与艺术相关的事，而不是全民普及艺术。另一个问题是

学生扩招了，老师没有扩招，教学质量不是提高了，而是在下降了。以前一

个院校，比如说500个老师，大约一千个学生。现在呢，还是那500个老师，

收了两万个学生。还因为特定的社会背景，大家“向钱看”，很多老师没有

集中精力教学。老师原来教5个学生，可以教得很好，结果给他50个学生，

没法教。本来油画系一年招10个学生足够了，现在招100个。毕业后发现，

毕业生里只有1%可以画画，99%都不知去向。

皮道坚：陈默刚提到的问题非常尖锐，确实是现在美术教育目前的招生

情况。很多原来不想学艺术，因为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全都拥来考艺术

院校。由此形成了一种“考试经济”，考试经济是对艺术教育很大的腐蚀，

很多教师去办班、招生，不少学校通过办班费、招生费为老师谋福利。整个

儿是对艺术教育的巨大冲击。

查常平（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博士、批评家）：我有不同看法，我觉得

扩招是普及艺术很好的方式。我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艺术教育，缺乏超

越世界的“超世”向度和由此而来的“在世”精神，这才是很要命的。我们

常用“出世”跟“入世”来表达，这不一样。“出世”、“入世”是从一个

平面的角度来看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参照，

到最后都是以强权为参照、以资本为参照。这种参照的结果，对个人的精神

性必然是一种扼杀。艺术教育的核心，需要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什么

是人，我们怎样过一种人的生活”。如果我们以强权和资本为参照，就会把

人变成一种肉身性的、物质性的生命存在状态。而人作为一个精神存在的前

提，首先需要与自我分离，艺术其实是这种分离的结果。

《一个人的3040——王林图·书·展》于2012年9月29日在501艺术基地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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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艺术教育有三个向度需要展开：第一个是面

向绝对真理的向度。人作为一个有限者，是绝对不能成为一个立法者的。第

二个，中国改革开放举步维艰，核心在于没有向超越者的开放，需要强调一

个面向神圣的向度。第三个，人文向度。但如果没有神圣向度的话，人文向

度始终是以动物为参照、以物为参照的。

向光（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画家）：我是中国美院出来的，读过

两个班。第一个班只有5个同学，第二个班有4个同学，当时是“培养青年画

家”。现在扩招了，我觉得也不错，所有人都到大学里去混一下，国民素质

相对提高了。艺术家最后就那么几个人。我学生的学生在办美术训练班，画

画的人千千万万，为什么最后就只剩下几个了呢？能够当艺术家的人，他最

后会出来的，不要担心。普及教育现在是当成产业，政客和商人眼里是没有

艺术的，就是他们在糟践艺术。你从事艺术教育，是怀着一颗很圣洁的心

灵，去追求，有人会跟着你来的。我主张每个艺术家都举一面旗朝前冲，不

管后面有没有人跟，就这样做下去，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该研究的就去深

入研究。这样下去，艺术家会一代一代地出来。

周长江（华东师大美术学院前院长、画家）：今天的艺术教育变成了普

及教育，从国民教育角度来讲，普及当然很有必要。但把它作为精英教育来

要求，我们能够培养出艺术家吗？

艺术教育是一种传承。最近我在研究吴大宇，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很清

晰。学艺术就是两条出路，一个是艺术教育，一个是艺术创作。艺术教育是

什么呢，艺术教育就是为了传承。艺术创造则是你个人对社会提出看法，是

艺术理念和艺术本体的一种理想。艺术是一个手工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师

徒传承的关系。不说天才，就是把绘画作为自己生命要求的人也非常少。60

年代我们受教育的时候，一个班就五六个人。那个时候特别爱好画画的人才

能进入到画画那个圈子，然后这些人形成一个气场，就是互相之间产生的竞

争、产生的鼓励，这种气场对成长特别重要。但今天扩招了，把整个比例稀

释了，一个班6个人变成了60个人。6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产生共振，但6

个人放到60人里、600个人里就不可能产生共振了。而且形成了反向作用，

不画画来拿文凭的人觉得，你画画不是很傻吗？喜欢画画的人在这种氛围中

反而受到了压力，羞于拿出作品，不敢再用功。所以扩招不是提高了质量，

而是降低质量。这种掺水现象看上去很繁荣，实际上整个全部下降，这就是

今天出不了人才的重要原因。

三、我们的谈论有什么用

王林（四川美院教授、批评家）：在大学中

文系里，单凭写诗写小说，连本科也不得毕业。

同理，哪有画画的、做雕塑的、搞设计的攻读博

士学位的道理？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冒天下之大

不韪。

首先是博士生导师。在艺术院校里，专业教

师都是以创作为主而非以研究为主，其教学也是

关于如何画画、如何做雕塑、如何画设计图。其

研究往往是创作经验的总结，少有高深的学术理

论成果。说穿了，很多人自己也没写过能真正达

到博士论文水平的文章。他们带研究生尚可，勉

为其难去带什么博士生，图有博导虚名，却无端

耗损无数精力，其人才资源乃是天大的浪费。

更严重的是，既然要招创作类博士生，就

要有搞创作的人来考。在艺术院校搞国油版雕的

人、搞设计的人，所有搞艺术的人靠的都是手上

活路。为了考研，成天英语、政治，已经弄的人

不像人，鬼不像鬼。现在再加上考博，必须周而

复始，花大气力再来一遍甚至多遍，只怕是仅有

那点功夫早已丧失殆尽。而且考上以后，还要学

政治，学英语，学一堆所谓博士课程拿学分，花

几年时间来做跟艺术创作没有什么关系的博士论

文。究竟会做成什么样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只有教育部装作不知。

更更厉害的是，教育部对高校的评估，看

重的是教师队伍有多少博士硕士比例。对教师的

考评也是看重学历、论文数量及发表刊物级别，

甚至只是凭藉科研成果的奖项（如教授评级）。

这种技术官僚统计的强制性和虚假性本身就令人

发指。而现在那种既不能真正深入学术研究又不

能全心投入艺术创作的所谓博士，竟然成了艺术

院校师资力量的抢手货，并且往往还以其高学历

得以晋升。他们掌管艺术院校以后会造成什么结

果，是可想而知的。

贺丹（西安美院副院长、画家）：我在法国

巴黎十几年，回西安美院当教务处长管教学。刚

回来非常不适应，无从下手，但这么多年也就当

到了现在。大家聊聊天，说一说无所谓，但根本

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学校再怎么呼吁，

你嗓子喊破也没用，因为有很多人的利益在里

面。这不仅是艺术院校的问题，这是全国教育的

问题。没有去行政化，没有教授执政，没有这些

东西，什么都谈不上。比如王林先生所说招收艺

术实践类博士生的问题，中央美院开始，中国美

院、西安美院跟进，你怎么办？谁有办法？但王

林这个头开的很好，能够引起全国艺术类院校的

讨论，点这把火是很必要的。本来大家都在说，

没人拿文章出来，批评艺术实践类招博的看法见

诸文字，很好。

罗子丹（成都行为艺术家）：我觉得今天的

发言是有效的，因为它发生了，这是第一点。第

二点，大家在真诚地交流，就像人的念头，你想

过一个东西，这跟没想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把今

天的讨论，称为“无用之用”。

我跟四川美院有一段缘分。1990年在四川

美院培艺校呆了一年，当时的老师有杨述、钟长

青等。在那段生活中，有一个词语被使用得相当

频繁——“感觉”。艺术保留人的感觉，它使我

们突破了由教育带来的层层障碍。有句话叫“君

子务本”，我们谈艺术教育，需要回到艺术本

质。比如说创作的“灵感”从何而来？从小学到

高中，没有听一个老师告诉学生“你是有灵魂

的”。如果不确定自己有灵魂的话，那感悟艺术

完全缺乏根据。国家“无神论”教育，不仅是否

认神或佛的存在，而完全否定灵魂的存在。如果

没有对灵魂的感悟，就不可能去连接艺术本体。

我做过很多行为艺术作品，但我本人非常传统，

我觉得艺术要反应本体，通过灵性去呼应本体。

四、做点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叶永青（四川美院教授、画家）：王林说

他在美院已经有三十年大学教龄，我和王林是重

合的，差不多也三十年了。82年到现在，以前我

特别多的时间呆在四川美院，对艺术教育充满希

望，但到最后完全无望，后来这几年我很少回到

四川美院。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是四川美院扩招以

后，和很多学校一样，都拼命地盖楼、建校，扩

招给艺术院校带来了这样一种繁荣和兴盛。但当

我到大学城四川美院新校区去的时候，有点不认

识这个学校了。我非常严肃地跟系上谈，以后能

不能不回学校来上课。我建议上一门新课——我

自己在大理做了一个工作室，也有更多的机会去

农村，接触中国农村的环境——我问系上能不能

上开一个田野调查课程，让学生跟着我看看中国

最后的农村。中国的乡村在我们眼皮底下一点一

点的消失掉，慢慢农转非，逐渐城市化。我没有

在现在的都市里看到文化，弥漫在整个都市里的

就是一种“党文化”，真正的文化流传在村野里

面。我来之前，大理的农民正在做开海节，有时

候拜海，有时候拜山。我觉得这些东西，让同学

们看一下很有意思。现在我是自己在做一件这样

小小的事情，让学生去看看。学校每一年把他们

安排到大理，呆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间，给他

们做一个基地。我现在慢慢开始在做这些东西，

从无望甚至绝望情绪里给自己和给学生做一点事

情，给年轻人开启一些窗口和新的视野。我跟他

们说，你们先去看建筑，什么是老房子，什么是

新房子，老房子有什么，新房子有什么？老房子

里起码有一个堂屋，堂屋里怎么都有几张老照

片，有祖宗牌位。新房子一盖起来，祖宗的牌位没有了，老照片也没有了，

最重要的地方都放着电冰箱和电视机。我说，这就是变化。学生也容易看出

来。还有乡村的路，你走的时候，它让人不太舒服。城市是让人的身体非常

舒服的地方，任何地方都是直达目的地，直接到你要去的那个终点。但乡村

的路是你看到水要绕一下，看到树也要绕一下，不太舒服，但是它有自己原

来长出来的东西。我们从事艺术教育就是吃着地沟油还操着心，没有别的办

法，只能做些这样的事情。

王林：我接着叶永青再说几句。他想做一个农村工作室，而我一直想

做一个民间书院，我们的想法有点相似。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从比较大的方

面，是基于对现代教育的认识。最近中国人民大学75周年校庆要做一个人文

社会科学的论坛，他们邀请我去讲艺术学这个学科。就这个题目我写了：

“艺术教育是离科学最远、离人文最近，与社会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如果我

们一定要称它为学科的话。”说它离科学最远，是说它不能被“科学”和

“发展”两个词界定。艺术不是科学，而且从总体上来讲，艺术只有变化，

没有发展。这就涉及到现代艺术教育的特点。谈到科学发展，无非是用一个

东西来统筹一切，用一个元素，一种理想，一套理论来一统所有的东西，这

是古典至现代的思维。四川美院很多今天在艺术圈活跃的人，其实跟当年学

院课堂教育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他们走向新的艺术道路，很多时候得益体制

外教学，恰恰是老师与学生的私人关系，共同的兴趣和人文理想，带来了四

川美院今天在全国的影响。所以艺术教育不能完全被现代教育所规范，如果

被本科评估的条款所规范，艺术教育基本就被毁掉了。艺术教育有很强的师

徒关系，有很强的传统教育成分在里头。我们思考艺术教育的时候，不能完

全以现代教育模式来考虑它，反而要从传统师徒教育里去吸收有益的东西。

再说中国书院传统，跟现代教育有些不同的东西。孔子的伟大不在于

办学而是在民间办学。在周朝，只有朝廷的贵族教育，没有民间教育，孔子

是第一个成规模在民间办学的教育家。所以孔子的伟大在他的民间性，他在

民间培养了很多人。后来中国的书院基本上是孔子的思路，很多文化精英都

是通过书院体系培养出来的。但1949年以后，中国民间及其文化被破坏得非

常厉害。因为我有那么多藏书，还有那么些艺术品。我想布置一个很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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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让有志于美术学研究的学子在里面读书。现在中国的文化人，应该在民

间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只要有延续性，就有文化。文化就是承传，

就是在历史过程中被延续下来的东西。我们不光要说，也要做，做一些对文

化对艺术对后人对历史有用的事情，哪怕这件事很小很不起眼。

张小涛（四川美院新媒体艺术系主任、艺术家）：我从毕业创作讲起，

四年级学生几乎全是以青春期表现为主，至多有一些网络经验。从小学、初

中、高中到大学，这个系统很有问题。在大学城的学生，和国际没联系，和

基层也没联系，就是一个封闭的青春期。我举一个数据，我们新媒体艺术系

学生有354人，在编老师7人，外聘老师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从师资来讲是

很不够的，但能不能通过另外的办法来解决？王林先生讲书院，我们做的是

工作坊。以游学的形式，来改变体制内的教学。因为我也是老师口传心授带

下来的，体会得到这种代代相传的意义，有点像佛教所讲的“传灯”。体制

内外的融合，各种资源的整合，用民间自救去建构新的东西。我们系的图书

室，几乎是我在各个美院向艺术家们索要的书，现在大概有上千册，就是靠

一点一滴的积累。去年邱志杰在中国美院做一个教学讨论，我当时谈到一个

观点叫“重新回到民间”。我们请梁绍基来做展览，讨论科技、媒介与乡土

社会的关系，为改变教学体系做些工作。比如说，请一些好的艺术家来做工

作坊，口传心授带学生，这就能超越一般的教学。我们邀请过陈默、周斌、

幸鑫，四川出来的艺术家，学生非常喜欢。能够改变的东西就是通过自己这

个细胞去繁衍、去建构，从一些小的工作开始。空的体制和大的灵魂解决

不了，但可以从你这个细胞开始变化。二十年后，传承依然会非常清晰。用

“传灯”概念，基于延续，基于个人建设，通过自救的办法，做细胞的改

良。 

陈桐（广州美院教师、画家）：我在广州美院任教，是教研组长，但我

是爱职业不爱学校。我本人是不遵守规章制度的，但会认真对待教学，认真

的方式就是把它变成自己的事情。我开玩笑说，

我要这个饭碗，但是把饭倒掉，“只要这个饭

碗”，这需要自己创造条件。对我来说，只有教

学任务，没有学校规矩。很多时候上课是在我自

己的空间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书。这些书很大

程度上是为了帮助学生做研究用的。有些书不是

我自己喜欢看，也不是书店里卖的。比如年谱，

而书店里不卖年谱。日记也有很多。因为日记、

书信这些都是真实的，我就用这些方式去抵抗学

校制度的虚假。学校说到学术的时候，就是想多

一些老师参加全国美展，并不是要你做研究。一

说研究，就说要出教材，可全国流通各种各样的

教材，除了出书作者本人，没有人会按教材去上

课。这些都充满了虚假。既然你做这行，你就要

热爱你的职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去做。这是一

种真实性，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比方说，学

校要求每个作业拍照，我的速写选修课要求每个

学生交二十张速写作品，一共有八十个学生，那

有多少作业要拍？如果没有电脑、打印这么方便

的话，我们还要拍照吗？我们不能因为技术提高

了，就增加了很多没用的内容。你不管它也没

事，当然，前提是根本不要去评教授。我83年参

加工作，现在还是讲师。

五、不能只是等待体制的改变

杨剑平（上海大学艺术学院前院长、雕塑

家）：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好，整个教育状态也

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管好不好，历史不会

注意细节，它总是会打包处理的。我们总结三十

年的艺术教育，确确实实存在问题，就像当年四

环素蛀牙一样，一定要经过一个阶段，才能发

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讨论有意义的。

但很多问题，不仅是国家的，而是所有人的，我

们就是问题本身。昨晚跟一个朋友说，王林是一

个挑出问题的人。问题我们都知道，关键是把它

挑出来，让我们考虑在对错之间如何去做。

目前高校很多老师都在谈教育制度，大环

境问题，都在唠叨，其实有的是自己的问题。艺

术教育根本上是干什么的？最后必须化解到每堂

课每个人在做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去做

的，很多人也做得很好。是真正做艺术的那些人

创造了这个时代。一代人的问题肯定在一代人中

产生，我们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把问题归结到

一个很大的方面，其实是一种封建思想，还是希

望有一个好皇帝，希望某一天来个大变脸。如果

大部分人的态度是积极向上的，我想很多东西都

会改变。

我现在对悖论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我们在

反抗的同时其实对反抗对象已经有一定的依附关

系，我们已经离不开这个反抗对象，或者是以这

个反抗对象为存活的前提。这个悖论我觉得很可

怕。如果大家都承担责任，一点点去做，还是有

希望的。参加王林先生3040的活动，我有个体

会：很多美术学院都有美术史论系，都想培养出

十个王林、百个王林，那为什么只有王林做这个

“3040”展览呢？因为他对自己有要求，有自我

约束，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这样去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好

起来的。

管郁达（云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批评

家）：现在艺术学院很普遍，农业大学、林业大

学、医科大学等等都有艺术专业，而且制定办学

目标时都要培养艺术家，扩招进来的同学也以为

自己要做艺术家。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例，叶永

青、张晓刚这些人当年并不是学校推崇的好学

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反体制的，都是

从那个体制里面脱出来的。对体制的弊端和弊病

有所感悟，然后身体力行，才走上艺术创作道

路。美术学院不管哪个体制都不可能培养艺术

家、艺术大师。所以艺术教育应该回到一个最基

本的常识，就是对人的艺术启蒙。80年代中国艺

术还存在一股民间力量和官方美术体制、教育体

制相对立，这股力量已被遮蔽。大家各自的努力

能不能促成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关键还在于制度

设计。发牢骚、抗议是必要的，否则就成了什么

都可以。80年代大学管理是校长负责制。现在是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那时候公共课比例没这么重，也没有军训。我前

段时间去大学城上课，满校园全是穿迷彩服的学生，我开玩笑说云南大学已

经办了一个军事学院了。真正的改变是制度性的，比如像书院制度，书院制

度不是一个纯粹民间的制度，是朝廷信任民间的一种方式。我看王林的展览

特别注意到他的教育论文有一部分是对四川美院教育教学改革的具体设计，

比如课程设置。如果这样做法能够实施，走出路来，然后影响其他艺术院

校，那大家所讲的教育民间化才有可能。让民间鲜活的思想进入学院体制，

学院体制才会有所改观。

杨卫（宋庄艺术节总监、批评家）：我在体制之外，也不在学院，讲

起来的观点可能跟你们不同。我更看重的是上层对教育的影响。我一直在民

间，民间的崩塌不是民间造成的，而是上层造成的。传统社会为什么坚固，

因为有天道，皇帝也好，官僚也好，都在捍卫文化。现在的上层是虚假的，

谁都是骗子，谁都知道谁是骗子，这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一断，上下不连

接，结果民间社会干什么呢？民间社会造反。但传统社会不是这样的，它有

一个可以从最底层一步登天的科举制度。那时候的书院是有意义的，书院是

为建构国家输送人才。而在用欺骗建构的社会里，上下合作就是无耻。正因

为如此，民间的重建就显得非常有意义。话说回来，不是为了诅咒而是希望

改变。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上层社会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危险。20世纪初叶为什

么会爆发那么迅速的革命，最大的原因是取消了科举，科举里的优秀人才都

变成了革命家。如果上层和下层斩断了联系，终究会导致非常危险的结局。

当然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乱局，还是希望通过以身作则的方式，以自己的

努力来促使改变。这才是我们这一批艺术家、艺术批评家的历史使命或生命

意义所在。

（本纪要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录音整理：吴茜茜、梁雯

婷；文字整理：王林、刘飓涛、冯大庆）

影像展“媒体的变革”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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